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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多
識廣
尹樹廣

人
們
常
說
：
在
一
個
地
方
呆
一
天
能
寫
一
本
書
，

一
個
月
能
作
一
篇
文
章
，
一
年
一
個
字
也
寫
不
出

來
。
這
真
是
經
驗
之
談
。
下
車
伊
始
，
對
剛
接
觸
的

事
物
印
象
深
刻
，
下
筆
如
有
神
；
時
間
一
長
，
反
倒

覺
得
知
之
甚
淺
，
新
鮮
感
也
消
失
殆
盡
。
權
且
稱
其

為﹁
一
日
定
律﹂
吧
。
日
前
我
去
潮
州
一
日
，
回
港
後
有

許
多
話
想
說
，
再
次
驗
證
了﹁
一
日
定
律﹂
之
不
虛
。

潮
州
是
座
古
城
，
雖
比
不
上
開
封
古
老
，
西
安
宏
偉
，

南
京
靈
秀
，
但
自
有
誘
人
之
處
。
從
自
然
風
光
上
看
，
潮

州
城
與
粵
東
山
水
渾
然
一
體
，
城
外
有
寨
，
河
畔
有
湖
；

論
吃
喝
玩
樂
，
潮
菜
是
粵
菜
極
品
，
潮
劇
在
海
外
僑
界
影

響
很
大
；
再
看
人
文
景
觀
，
有
以
大
文
豪
韓
愈
名
字
命
名

的
韓
江
和
韓
山
、
韓
文
公
祠
、
鳳
凰
單
叢
茶
、
潮
繡
…
…

試
問﹁
六
朝
古
都﹂
有
這
些
嗎
？

先
說
說
城
外
有
寨
。
汽
車
沿
着
韓
江
西
岸
的
護
堤
公
路

前
行
十
六
七
公
里
，
古
色
古
香
的
龍
湖
古
寨
北
城
門
樓
便

在
眼
前
。
古
寨
始
建
於
宋
代
，
圍
寨
牆
建
於
明
永
樂
三
年

︵
一
四
零
五
年
︶
，
興
盛
於
清
。
古
寨
佈
局
規
整
，
分

﹁
三
街
六
巷﹂
，
共
七
十
二
姓
氏
，
宋
、
明
、
清
和
華
僑

建
築
風
格
爭
奇
鬥
艷
，﹁
京
都
帝
王
府
，
潮
州
百
姓
家﹂

氣
派
盡
顯
無
遺
。

同
行
的
龍
湖
古
寨
旅
遊
發
展
公
司
總
經
理
吳
福
昌
自
小
生
活
在
古

寨
，
對
這
裡
的
一
磚
一
瓦
如
數
家
珍
。
他
介
紹
說
，
龍
湖
鎮
先
人
最

重
視
教
育
，
光
是
可
考
的
進
士
和
舉
人
就
有
六
十
多
人
，
最
有
名
的

當
數
潮
州
歷
史
上
唯
一
進
士
一
甲
第
三
名
姚
宏
中
，
山
東
道
監
察
御

史
許
宏
宥
等
。

遊
罷
古
寨
，
徜
徉
在
潮
州
古
城
的
石
板
路
上
，
十
幾
座
石
牌
坊
高

聳
入
雲
，
蔚
為
壯
觀
。
市
委
宣
傳
部
副
部
長
陳
浩
生
語
帶
惋
惜
地

說
，
因
為﹁
五
六
年
牌
坊
上
有
塊
大
石
頭
落
下
，
砸
死
了
一
位
路
過

的
郵
差
，
結
果
三
十
幾
座
老
牌
樓
都
被
拆
了
，
現
在
的
都
是
復
建

的﹂
。
他
還
告
訴
我
，
這
裡
原
有
三
十
九
座
鄉
賢
牌
坊
，
其
中
六
座

是
紀
念
龍
湖
古
鎮
出
生
的
明
朝
太
卿
成
子
學
、
明
朝
御
史
許
宏
宥
等

先
賢
的
。

由
於
時
間
的
關
係
，
我
未
能
親
眼
目
睹
潮
繡
和
潮
雕
的
製
作
過

程
，
但
卻
在
橫
跨
韓
江
的
廣
濟
橋
，
在
市
內
潮
繡
和
潮
雕
展
覽
館
欣

賞
了
展
品
的
美
輪
美
奐
。
潮
繡
以
色
澤
華
麗
、
極
富
立
體
感
和
動
感

而
聞
名
於
世
；
潮
州
木
雕
繁
複
的
鏤
空
多
重
雕
刻
工
藝
更
令
人
嘆
為

觀
止
。
追
本
溯
源
，
潮
繡
、
潮
雕
、
潮
瓷
、
潮
州
泥
人
、
潮
州
拜
神

風
俗
和
花
燈
等
不
同
藝
術
種
類
，
精
神
源
頭
都
可
歸
結
到
潮
劇
上

來
，
潮
劇
反
映
了
潮
州
人
祖
祖
輩
輩
的
民
風
習
俗
、
喜
怒
哀
樂
、
愛

恨
情
仇
，
故
獲
得
了
長
久
不
衰
的
生
命
張
力
。

廈
深
高
鐵
通
車
後
，
潮
州
城
有
了
火
車
站
，
愈
來
愈
多
的
港
澳
和

珠
三
角
遊
客
到
這
裡
遊
玩
。
耳
聽
為
虛
，
眼
見
為
實
。
早
點
搭
高
鐵

去
看
看
潮
州
古
城
吧
！

走馬觀花看潮州

一
部
香
港
文
學
史
，
無
論
雅
俗
，
都
與
報
刊
脫
不

了
關
係
。
媒
體
旺
文
學
亦
盛
，
正
如
內
地
學
者
欒
梅

健
在
︽
前
工
業
文
明
與
中
國
文
學
︾
中
所
說
：﹁
可

以
毫
不
誇
張
地
說
，
如
果
沒
有
近
代
傳
播
媒
介
的
變

革
，
就
根
本
不
可
能
有20

世
紀
中
國
文
學
的
興

盛
，
也
就
無
從
形
成20

世
紀
中
國
文
學
如
此
龐
大
的
體

系
與
格
局
。﹂
或
如
周
海
波
、
楊
慶
東
在
︽
傳
媒
與
現
代

文
學
之
間
︾
所
云
：﹁
現
代
文
學
的
發
生
與
存
在
就
是
現

代
傳
媒
的
發
生
與
存
在
，
沒
有
現
代
報
紙
期
刊
就
沒
有
現

代
的
文
學
，
這
在
學
術
界
已
達
成
共
識
。﹂

香
港
通
俗
文
學
依
存
報
刊
而
生
，
這
也
是
共
識
。
劉
少

文
論
張
恨
水
，
是
以﹁
大
眾
媒
體
打
造
的
神
話﹂
來
分
析

評
述
的
。
香
港
的
大
眾
媒
體
的
確
創
造
了
不
少
的﹁
神

話﹂
，
如
周
白
蘋
的
︽
中
國
殺
人
王
︾
、
︽
牛
精
良
︾
系

列
故
事
，
即
先
發
表
於
他
創
辦
的
︽
先
導
︾
、
︽
紅

綠
︾
、
︽
紅
綠
日
報
︾
，
再
而
輯
成
書
仔
面
世
，
風
行

三
、
四
十
年
代
，
兩
位
好
漢
的
形
象
深
入
民
間
。
又
如
抗

戰
後
的
︽
新
生
晚
報
︾
，
更
造
了
一
個﹁
通
俗
霸
主﹂
高

雄
出
來
。
在
︽
新
生
晚
報
︾
，
高
雄
以
經
紀
拉
筆
名
連
載

︽
經
紀
日
記
︾
，
以
小
生
姓
高
筆
名
寫
︿
晚
晚
新
﹀
一
日

完
豔
情
小
說
，
以
三
蘇
筆
名
寫
︿
怪
論
﹀
，
以
史
德
寫
偵
探
小
說

︽
司
馬
伕
奇
案
︾
。
四
十
年
代
中
、
後
期
，
高
雄
崛
起
，
五
十
年
代

後
於
︽
大
公
報
︾
、
︽
成
報
︾
、
︽
香
港
商
報
︾
、
︽
明
報
︾
等
都

有
他
的
專
欄
，
文
類
多
樣
，
文
體
多
變
，
收
入
漸
豐
，
終
於
成
為

﹁
百
萬
富
翁﹂
。
而
他
以
三
及
第
文
體
寫
的
經
紀
拉
，
劉
紹
銘
認
為

可
以
傳
世
。
不
錯
，
︿
經
紀
日
記
﹀
確
已
成
為
香
港
通
俗
文
學
的
經

典
。此

外
，
不
得
不
談
一
下
李
我
的﹁
天
空
小
說﹂
，
這
是
香
港
通
俗

小
說
另
一
枝
奇
葩
，
也
是﹁
大
眾
媒
體
打
造
的
神
話﹂
。

﹁
天
空
小
說﹂
盛
行
於
抗
戰
勝
利
後
的
廣
州
，
是
透
過
電
台
所
講

的
故
事
。
李
我
一
人
分
飾
數
角
，
以
變
聲
演
繹
各
個
角
色
。
由
香
港

北
上
謀
生
的
李
我
在
風
行
電
台
一
講
成
名
之
後
，
所
講
故
事
被
輯
成

﹁
話
本﹂
。
他
名
聲
最
響
之
時
，
是
在
講
了
︽
蕭
月
白
︾
︵
單
行
本

名
︽
慾
燄
︾
︶
之
後
，
任
護
花
擬
改
編
成
電
影
，
兩
人
商
議
之
後
，

便
創
造
了﹁
天
空
小
說﹂
這
詞
。

李
我
一
九
四
九
年
重
回
香
港
發
展
，
入
麗
的
呼
聲
繼
續
講

﹁
古﹂
。
當
年
，
廣
州
盛
行
的
天
空
小
說
，
是
正
牌
的
講﹁
古﹂
，

講
濟
公
，
七
俠
五
義
，
而
李
我
則
堅
持
講﹁
今﹂
。
他
的﹁
今﹂
，

緊
貼
當
時
時
政
與
社
會
形
勢
，
演
繹
出
一
部
部
的
哀
情
、
苦
情
的
故

事
來
。
但
主
題
離
不
開
情
，
內
容
不
外
乎
是
倫
理
悲
劇
和
男
女
情

愛
。李

我
每
講
完
一
段﹁
今﹂
，
便
會
有
一
本
單
行
本
面
世
，
因
挾
他

之
名
，
銷
路
亦
佳
。
當
年
寫
間
諜
小
說
知
名
的
仇
章
，
甚
至
當
過
李

我
的
私
人
秘
書
，
江
湖
傳
言
那
些
單
行
本
悉
由
仇
章
代
筆
。
但
李
我

堅
稱
：﹁
是
我
自
己
寫
的
，
到
我
死
那
天
都
是
我
寫
的
。﹂
李
我
小

說
究
竟
出
了
多
少
部
，
着
實
難
以
考
證
，
今
時
今
日
仍﹁
倖
存﹂
的

大
多
也
殘
缺
不
全
，
有
上
集
，
沒
下
集
，
有
第
一
冊
卻
沒
第
二
冊
，

連
李
我
自
己
也
說

所
藏
不
齊
。
不
論

是
周
白
蘋
、
高

雄
、
李
我
，
還
是

緊
隨
而
來
的
梁
羽

生
、
金
庸
、
倪

匡
都
是
大
眾
媒

體
創
造
出
來
的

神
話
。

媒體神話

再
見
梁
洛
施
︵ISA

BELLA

︶
她
依
然
少
女
味
很
濃
，
畢
竟

只
有
廿
五
歲
，
但
她
已
是
三
個
孩
子
的
媽
媽
，
提
起
母
親
節
未

能
與
仔
仔
一
起
過
，
大
眼
睛
紅
了
一
圈
。
去
年
參
與
張
艾
嘉
電

影
︽
念
念
︾
的
演
出
，
到
台
灣
一
轉
，
三
歲
的
孖
仔
已
生
媽
媽

的
氣
，
不
肯
聽
她
的
長
途
電
話
。
今
次
多
次
往
返
香
港
多
倫

多
，
孩
子
又
長
大
了
點
兒
，
竟
開
始
習
慣
了
。

BELLA

答
應
了
參
演
師
傅
的
舞
台
劇
︽
快
樂
勿
語
︾
，
她
喜
歡

這
個
劇
的
中
心
思
想﹁
溝
通﹂
。
她
認
為
人
與
人
之
間
最
重
要
的
就

是
溝
通
。
他
跟
詹SIR

溝
通
得
很
好
，
去
年
師
傅
在
多
倫
多
演
出
相

約
見
面
，
就
在
那
間
高
級
意
大
利
餐
廳
一
聚
四
小
時
，﹁BELLA

很

乖
，
第
一
次
相
識
她
才
十
四
歲
，
未
入
行
，
很
用
功
。
第
二
次
她
正

被
公
司
雪
藏
，
又
來
學
戲
，
當
時
她
已
拍
過
兩
部
電
影
，
卻
依
然
虛

心
學
習
。
我
欣
賞
她
。﹂
詹SIR

回
港
後
，
忽
發
奇
想
，
將
每
年
的

個
人SH

O
W

，
改
與BELLA

合
作
，
他
們
一
拍
即
合
。

在
︽
舊
日
的
足
跡
︾
錄
音
訪
問
中
，
她
直
言
跟R

IC
H
A
R
D

李
澤

楷
的
戀
愛
也
是
一
拍
即
合
的
。
喜
歡
他
的
成
熟
，
細
心
和
才
華
，
談

到
開
心
處
，
她
哈
哈
大
笑
，
就
如
一
個
無
憂
無
慮
的
少
女
。
可
是
，

當
我
告
知
外
界
形
容
他
倆
的
交
往
，
正
是﹁
灰
姑
娘
與
王
子﹂
的
寫

照
，
她
有
所
介
懷
，﹁
我
不
喜
歡
這
樣
的
比
喻
，
其
實
統
統
都
不

是
，
我
和
他
是
爸
爸
與
媽
媽
，
是
父
母
。
我
不
在
意
甚
麼
首
富
，
首

富
也
是
人
，
我
不
想
孩
子
有
甚
麼
優
越
感
，
只
要
他
們
踏
實
做

人
。﹂﹁

我
很
開
心
做
媽
咪
，
生
大
仔
那
天
是
我
一
生
中
最
幸
福
的
日

子
，R

IC
H
A
R
D

和
媽
媽
一
直
在
產
房
呵
護
着
我
。
長
治
是
我
們
計

劃
得
到
的
，
接
着
的
孖
胎
是
天
賜
的
，
想
不
到
這
麼
快
，

R
IC
H
A
R
D

和
我
的
家
族
也
有
雙
生
紀
錄
，
所
以
我
們
有
孖
仔
，
並
不
意

外
。﹂
李
嘉
誠
為
孫
兒
改
名
，
也
成
新
聞
，
原
來﹁
長
治﹂
為
孫
兒
帶
來
了

﹁
腸
仔﹂
、﹁
蛋
治﹂
這
些
花
名
，
為
免
太
注
目
，
孖
仔
的
名
字
也
就
保
密

了
。在

她
口
中
，
爸
爸
是
慈
父
，
自
己
是
嚴
母
，﹁
我
一
直
教
導
孩
子
不
要
浪
費

食
物
，
那
次
大
仔
又
面
對
着
滿
碟
自
己
取
回
來
的
食
物
，
再
吃
不
下
了
。
我
要

他
全
吃
光
，
他
說
怕
會
嘔
，
嘔
也
要
吃
，
結
果
他
吃
光
了
，
也
真
的
吐
了
。
我

當
然
心
痛
，
但
，
只
有
這
樣
他
才
會
牢
牢
記
着
。R

IC
H
A
R
D

在
場
也
感
意

外
。﹂

BELLA

可
有
想
過
成
為
李
家
媳
婦
？﹁
我
對
婚
姻
沒
有
憧
憬
，
只
要
相
愛
便

是
了
。﹂
生
下
孖
仔
後
七
個
月
她
宣
布
分
手
了
。﹁
我
們
身
份
依
舊
是
父
母
，

一
個
月
總
有
一
兩
天
家
庭
樂
，
現
在
，
我
和
他
的
關
係
更
好
，
更
開
心
。﹂

今
天BELLA

人
在
香
港
，
心
在
加
國
牽
掛
着
孩
子
，
但
她
強
調
並
非
廿
四

小
時
在
孩
子
身
邊
的
才
是
好
媽
媽
，
要
取
得
平
衡
，
媽
媽
除
了
寶
貝
，
還
要
有

事
業
和
朋
友
。
她
開
心
了
，
家
裡
才
會
開
心
，
還
有
一
件
開
心
事
，
她
一
直
努

力
追
求
的
｜
｜
成
為
獨
立
女
性
，
名
字
再
不
用
跟
任
何
人
連
在
一
起
。BELLA

加
油
！ 獨立媽媽的母親節 淑梅

足迹
車淑梅

旅
行
可
增
廣
見
聞
，
也
可
加
深
偏
見
。
比
如
維
也

納
，
旅
遊
業
將
之
定
位
為
音
樂
之
都
，
不
但
美
而
且

浪
漫
。
但
維
也
納
曾
在
國
際
思
想
界
藝
術
界
叱
咤
一

時
，
又
是
個
充
滿
歷
史
沉
重
和
傷
感
的
城
市
，
所
以

如
果
沒
足
夠
的
時
間
去
泡
，
去
看
，
去
體
驗
，
絕
說

不
上
是
遊
過
那
城
。

最
近
看
了
電
影
︽
布
達
佩
斯
大
酒
店
︾
與
導
演W

es
A
nderson

的
訪
問
。
導
演
表
示
，
他
拍
該
片
是
受
了
奧
地

利
作
者Stefan

Zw
eig

自
傳
︽T

he
W
orld

of
Y
ester-

day

︾
的
影
響
，
於
是
我
馬
上
將
此
書
找
來
一
讀
。
原
來

Zw
eig

是
二
十
世
紀
初
國
際
著
名
的
作
家
和
譯
者
，
同
儕
都

是
當
時
歐
陸
文
藝
知
識
界
重
量
級
人
物
，
他
的
作
品
叫
好

叫
座
，
曾
翻
成
多
國
文
字
，
包
括
中
文
，
可
惜
他
一
九
四

二
年
寫
畢
自
傳
後
，
等
不
及
第
二
次
大
戰
結
束
，
就
與
太

太
移
居
巴
西
，
其
後
雙
雙
自
殺
。Zw

eig
也
是
小
說
︽Let-

ter
from

an
U
nknow

n
W
om
an

︾
的
作
者
，
著
名
導
演

M
ax
O
phuels

在
一
九
四
八
年
拍
成
同
名
電
影
，
由
鍾
芳

婷
主
演
。
其
實
故
事
內
容
老
套
得
可
以
，
但
卻
不
影
響
電

影
的
好
看
，
頗
有
驚
艷
感
覺
。
只
是
最
近
才
知
原
著
出
自

Zw
eig

手
筆
。

說
回
維
也
納
。Zw

eig

生
於
斯
長
於
斯
，
在
自
傳
中
對
二

十
世
紀
初
大
都
會
有
極
深
情
的
描
寫
。
上
個
月
，
我
在
維

也
納
小
住
了
幾
天
。
去
前
看
的
這
本
書
，
特
有
興
味
。
根

據
作
者
的
說
法
，
以
他
和
父
母
一
樣
。
在
十
九
世
紀
末
二

十
世
紀
初
的
維
也
納
猶
太
中
產
家
庭
見
證
了
維
也
納
的
黃
金
歲
月
，

即
奧
匈
帝
國
最
後
的
一
段
安
穩
日
子
。
跟
着
便
爆
發
了
令
人
始
料
不

及
的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戰
。
之
後
，
經
歷
物
價
狂
漲
、
文
藝
新
潮
爆

發
、
全
歐
政
治
動
盪
、
納
粹
興
起
的
二
三
十
年
代
，
以
至
希
特
勒
逐

步
展
現
野
心
，
發
動
滅
絕
猶
太
人
，
維
也
納
在
整
個
過
程
中
，
幾
乎

都
是
核
心
舞
台
。
作
者
都
親
自
目
睹
了
大
部
分
的
情
節
。
幸
好

Zw
eig

很
早
便
名
成
利
就
，
對
時
局
的
觸
覺
也
較
為
敏
銳
，
才
得
以

及
早
避
開
納
粹
迫
害
。
但
他
畢
生
的
志
業
，
是
聯
同
歐
洲
知
識
分

子
，
為
歐
洲
的
跨
國
界
和
平
和
文
化
事
業
努
力
；
然
而
二
次
大
戰
爆

發
，
令
這
目
標
突
然
成
疑
，
或
因
而
萌
起
自
盡
念
頭
。

四
月
的
維
也
納
還
很
冷
，
風
又
大
，
想
着
走
着
，
最
好
還
是
找
家

咖
啡
店
歇
歇
，
吃
件
維
也
納
名
產
︱
︱
勁
甜
的Sacher

巧
克
力
蛋

糕
。 維也納的沉重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在
人
們
心
中
最
能
代
表
日
本
的
景
色
，
應
是

浮
在
瀨
戶
內
海
海
面
上
、
宮
島
嚴
島
神
社
的
大

鳥
居
。
因
為
多
年
前
看
到
印
有
該
景
的
明
信

片
，
所
以
廣
島
遊
的
念
頭
一
直
被
擺
在
日
本
行

的
規
劃
表
上
，
等
待
有
朝
一
日
被
開
啟
。

宮
島
，
自
古
以
來
就
被
認
為
是
神
明
居
住
的
神
聖

地
方
，
據
說
此
處
從
推
古
天
皇
元
年
︵
西
元593

年
︶
開
始
建
立
神
社
，
建
造
者
是
安
藝
國
地
方
豪

族
︱
︱
佐
伯
鞍
職
。
平
安
時
代
末
期
，
嚴
島
神
社
盛

極
一
時
。

嚴
島
神
社
於1996

年
被
列
為
世
界
文
化
遺
產
，

是
世
界
上
唯
一
建
在
海
上
的
神
社
，
以
莊
嚴
華
麗
的

建
築
風
格
而
著
稱
。
矗
立
在
海
面
上
的
朱
紅
色
大
鳥

居
，
幾
乎
成
了
廣
島
地
標
。
整
個
保
護
區
面
積
共
計

431

公
頃
，
佔
全
島
面
積
約14%

，
包
含
神
社
本
身

建
築
群
、
大
鳥
居
前
方
海
域
以
及
神
社
後
面
的
彌
山

原
始
林
。

嚴
島
神
社
的
建
築
群
由
大
鳥
居
、
本
殿
、
高
舞

台
、
平
舞
台
、
能
舞
台
、
五
重
塔
所
構
成
，
並
以
一

條280

公
尺
的
朱
紅
色
迴
廊
作
為
連
接
通
道
。
整
體

建
築
是1168

年
由
日
本
朝
廷
重
臣﹁
平
清
盛﹂
所

建
，
樣
式
則
取
材
於
平
安
時
代
貴
族
住
宅
造
型
，
稱
為﹁
寢
殿

造﹂
。
為
突
出
神
社
前
方
由
木
板
鋪
設
的
舞
台
，
該
地
每
年
都

會
舉
行
多
次
舞
樂
表
演
，
以
便
到
訪
遊
客
觀
賞
平
清
盛
以
後
的

舞
蹈
和
服
裝
。

此
外
，
位
於
神
社
大
殿
後
面
的
寶
物
館
陳
列
有
當
時
的
舞
樂

面
具
、
樂
器
，
歷
代
下
野
武
將
所
捐
獻
的
武
器
、
盔
甲
、
美
術

品
等
，
其
中
包
括
國
寶82

件
、
國
家
指
定
重
要
文
物146

件
。

高
達
十
六
公
尺
的
朱
紅
色
大
鳥
居
，
採
用
九
州
宮
崎
縣
與
四

國
香
川
縣
所
產
的
楠
木
搭
建
而
成
，
採
四
腳
柱
形
式
，
外
表
則

漆
成
鮮
艷
的
朱
紅
色
。
由
於
經
常
浸
泡
海
水
中
，
受
到
鹽
分
的

侵
蝕
，
因
此
壽
命
並
不
長
，
必
須
花
時
間
進
行
維
修
更
換
，
現

今
這
座
已
是
嚴
島
神
社
創
建
以
來
的
第8
座
大
鳥
居
，
建
於
明

治
八
年
︵
西
元1875

年
︶
。

這
座
宮
島
上
的
嚴
島
神
社
，
和
宮
城
縣
的
松
島
、
京
都
府
的

天
橋
並
立
稱
為﹁
日
本
三
景﹂
。
未
遊
宮
島
，
三
景
中
已
參
觀

了
兩
景
，
如
今
是
三
景
全
窺
，
人
生
若
此
，
於
願
足
矣
。

日本三景之首

琴台
客聚
黃仲鳴

海闊
天空
蘇狄嘉

在老家的山野中，有很多荊棵。這種植物枝條呈
灰白色，顏色比較淡；而葉片則是綠色，掌狀鋪
展。枝條上的葉片比較稀疏，本身也不美觀；荊
棵的花藍紫色，是一些密密麻麻排列的細碎小花，
單花比大米粒還小，即將凋謝時泛白。
二十多年前，跟母親上山拾柴禾，碰巧了會在
坡地上拔出幾棵。荊棵的枝條不夠粗壯，做柴禾關
鍵靠「根部」。也許，本地人通常說的根部應該是
塊狀莖，因為在那個叫根又像根的大疙瘩上，還生
有一些細短的根鬚。我對荊棵沒做過研究，不敢妄
加推論。
老家的山上不缺荊棵，時常見到，卻一直沒怎麼
產生過興趣。小時候，有時忙忙活活朝荊棵叢中
跑，絕大多數是因為荊棵花上落了隻美麗的蝴蝶；
要不就是在荊棵枝條上發現了一窩小鳥；再不就是
有蜂巢等其他東西。長這麼大，我還從來沒單純因
為荊棵就高興地手舞足蹈過。荊棵沒有耐看的枝
葉，也沒有令我喜愛的花朵，普通得就像路邊的一
塊石頭。
荊棵的枝葉，不管多茂盛多綠嫩，羊群和兔子這
些家養動物都不願意吃。當地人去山上拾柴禾，遇
上在淺土生長的荊棵，用力一拔如果能拔便拔出
來，拔不出來就撒手不要，頂多割下靠地的枝條。
荊棵的根有圓有扁有長有短，奇形怪狀的，啥樣都
有。塊頭越大的，越難以拔出。它們的生命力極
強，生長在岩石縫隙的土壤裡，懸崖峭壁的裂隙

中，亂石遍佈的河溝裡，只要有那麼一點點土，它
們就能存活。
長大後，我知道了荊棵的另一個用處：做盆景。

做盆景用的荊棵，都有一個大塊頭的「根」。整棵
荊棵，主要賞根，葉子和枝條，只是生命的點綴。
把生長了十幾、幾十甚至上百年的荊棵從野外挖
出，移栽在精心挑選的花盆中，再搭配以各種石塊
充當假山，藝術美感即躍然眼前。這時的荊棵，比
生長於夾縫中時，感覺上好出許多。而荊棵地下的
那個大塊頭，即使死掉了，也照樣可以用。在夾縫
中被塑形過的荊棵根，可做成天然根雕，若是品相
好、年歲長，個個價格不菲。
即便如此，我對荊棵依舊沒多大興趣。關鍵在

於，我不喜歡它的枝葉、花和種子。我對那奇形怪
狀的根是有些好感，如果能嫁接上一種耐看的枝
葉，開出漂亮的花，我也許也會像喜歡移栽荊棵的
那些人一樣，不惜艱辛地去山上挖幾棵移栽到花盆
中。在城市公園閒逛時，我曾誤以為花壇裡的紫薇
樹與家鄉荊棵是同一個品種。它們之間有說不出的
相像。
乍看上去，紫薇那藍紫色顫嘟嘟如泡脹銀耳般的

花朵，你挨我我挨你，風兒吹過，顫巍巍，煞
是美艷。假如能把這種枝條嫁接到荊棵的根莖上，
一個奇形怪狀的根上面，長出一些細長的枝條，枝
條上整齊排列卵圓形小葉片。在幾根枝條的中心
位置，一朵朵花兒簇擁在一處，如薄托盤狀疊壓浮

舉在中間。這就真是一處美景了！
但荊棵和紫薇，應歸於不同科屬，不可互相嫁

接。我從未喜歡過荊棵的枝葉和花朵，卻種過荊
棵，甚至不止一次，只是都沒成功。將荒山野嶺中
的生命力旺盛的植物，移栽到家中，往往會死掉。
荊棵能在只有少量泥土的崖縫岩縫中生存，栽到土
壤肥沃的地方，卻難以存活。我們這兒到處有山楂
樹，有一種少見的野山楂苗，長到二十多厘米高就
有了大樹的樹形。在一根根纖細的枝條上，能開出
滿樹白花。為它們的美麗所傾倒，我曾與同伴費了
大力氣，連續兩年將它們從壩堰上刨出來，只可
惜，兩次都給栽死了。
荊棵盆景，我在書報電視上見過，鄉鄰和朋友中

沒見誰栽養過。科裡的曾叔，家中栽了不少花，其
中一盆是荊棵，冬天時移栽進科室。那時落葉了，
荊棵根上挑兩根食指粗的枝條，像半枯了一般，
沒有一點生氣。新年過後，我給科裡的花卉澆水，
突然發現那根「乾枯」的荊棵條上，鼓起了螃蟹眼
樣的綠芽子。到了三月末四月初，野外的荊棵才開
始冒芽，隨後科內的荊棵就開花了。
科裡那棵荊棵冒芽時，我跟曾叔提起過荊棵不易
移栽，他告訴我那是因為移栽的時令不對。包括科
內那棵，曾叔一次移栽的三棵都活了。還有一棵根
部極像麒麟。這些荊棵被曾叔直接栽在單位的花壇
中，本想緩過苗來再入盆，可是去年春天剛發芽，
就被人偷偷拔走了。
我和曾叔說，在我們村東頭大約兩里地的山溝溝
裡，有兩塊一上一下疊壓在一起的大石頭，石頭的
縫隙中長一棵根部呈扇形的荊棵。聽村裡人說，
它至少長了四五十年。為了保險起見，我回家時抽
空拍了幾張照片給曾叔看。看過照片，曾叔表示可

以移栽。只是，必須得等到荊棵開始冒芽時才能進
行。此後，曾叔到野外觀察過幾次，科內的荊棵即
將開花了，野外的荊棵才開始冒芽。
曾叔提前準備好了開石頭的釺子和鏨子，早上九
點多，我們駕車出發。到老家後，我們喝了會兒茶
就扛鐵掀、炮釬、錘頭等趕往野荊棵的所在。山
溝溝是山洪暴發沖刷而成的，近二十年沒發大水
了，河溝早成了乾溝。這荊棵不好挖。我們計劃先
把上層的石頭掀掉，再將它刨下來。定下方案，我
們便開動了。頂層的石頭，不是完整的一塊，而是
相互疊壓的三塊。要挖出荊棵，必須得撬掉東側的
兩塊。我們試用炮釺撬了撬，能輕微鬆動，然而
卻不可能撬下來。曾叔找來的釺子鏨子，這回派上
用場了。
這些東西，當過石匠的都會用。曾叔沒當過石

匠，以前卻經常見別人用，也曾嘗試開過石。而
我們這代人，見過開石的次數不多，更鮮少有人實
際操作過。所以，曾叔開石的時候，我只能蹲在一
旁打打下手。即使已經把一塊石頭開成兩半，但撬
動起來仍是很費勁。找不準撬動點，石頭就紋絲不
動。這就和指動石一樣，只要找準了力點，用一
根指頭就能戳動數萬斤的大石頭。曾叔和我一邊幹
活一邊閒聊，他說，撬石頭也得懂得槓桿原理，怎
樣省勁怎樣幹。
從上午十一點一直努力到下午兩點多，我和曾叔
才合力挖出了荊棵。挖出來後發現，那是擠壓到一
起的三棵荊棵。雖然，挖荊棵時，大石碰掉了兩塊
巴掌大一兩厘米厚的豎扁根，也蹭裂了已經冒芽的
唯一倖存的兩根細枝。但我們都感到既惋惜又幸
運。因為，三棵荊棵的根部都很大，其中一棵的根
部，還有點兒像中國地圖。

移栽荊棵

百
家
廊

袁

星

春
耕
、
夏
耘
、
秋
收
和
冬
藏
，
春
、

夏
、
秋
、
冬
一
年
四
季
對
於
農
民
而
言
，

節
令
很
重
要
。
現
代
化
都
市
的
香
港
，
天

氣
一
年
四
季
分
明
。
旅
港
海
南
籍
居
民
約

三
十
多
萬
人
，
相
對
於
其
他
省
籍
族
群
來

說
，
人
數
較
少
。
惟
彼
此
守
望
、
相
助
，
團

結
。
年
前
在
海
南
省
委
、
省
政
府
和
香
港
中
聯

辦
指
導
下
，
在
港
成
立
了
以
僑
領
張
泰
超
為
首

的﹁
海
南
社
團
總
會﹂
，
共
有
十
五
個
鄉
團
成

員
，
並
擁
有
自
置
會
址
。
在
眾
志
成
城
的
努
力

下
，
總
會
積
極
參
加
香
港
社
會
事
務
，
瞬
間
已

成
為
香
港
十
大
社
團
之
一
，
實
力
和
影
響
力
茁

壯
成
長
，
且
被
認
為
是
一
面
鮮
明
的
愛
國
愛
港

旗
幟
。
其
實
，
總
會
自
成
立
以
來
，
對
服
務
鄉

親
、
團
結
鄉
親
、
為
鄉
親
謀
福
祉
做
了
大
量
工

作
之
餘
，
也
積
極
融
入
香
港
社
會
，
對
開
展
青

年
工
作
不
遺
餘
力
。

海
南
省
委
副
書
記
李
憲
生
在
短
短
兩
年
間
已

三
度
來
港
訪
問
海
南
總
會
。
上
周
四
，
李
憲
生

副
書
記
、
統
戰
部
常
務
副
部
長
潘
建
和
官
員
馮

錦
華
、
韓
佳
和
林
庚
等
一
行
在
總
會
會
所
與
社
團
總
會
一

眾
首
長
舉
行
座
談
。
張
泰
超
、
莫
海
濤
、
唐
捷
、
李
桂

英
、
張
學
修
、
陳
閃
、
韓
陽
光
等
迎
迓
貴
賓
。
張
泰
超
會

長
致
歡
迎
詞
。
熱
情
洋
溢
的
講
話
，
十
分
動
人
。
來
自
家

鄉
的
領
導
李
憲
生
副
書
記
作
重
要
講
話
。
高
度
地
肯
定
了

海
南
社
團
的
成
績
。
領
導
的
看
望
和
指
導
工
作
令
在
場
十

五
個
海
南
社
團
首
長
十
分
興
奮
，
鼓
勵
有
加
。

李
憲
生
非
海
南
人
，
但
他
坦
言
已
把
海
南
作
為
自
己
家

鄉
了
。
他
介
紹
去
年
海
南G

D
P

三
千
一
百
多
億
，
年
增

長
了
百
分
之
九
點
七
，
財
政
收
入
有
四
百
八
十
多
億
，
比

前
增
加
百
分
之
十
七
。
李
憲
生
向
鄉
親
報
喜
來
了
，
鄉
親

們
雀
躍
不
已
，
紛
紛
表
示
會
向
親
友
傳
達
喜
訊
。
海
南
是

我
國
著
名
旅
遊
寶
島
，
國
家
給
予
不
少
優
惠
政
策
。
去
年

總
投
資
有
二
千
七
百
多
億
，
較
前
增
百
分
之
二
十
七
，
內

需
擴
大
了
，
年
有
千
億
零
售
額
，
經
濟
跨
越
式
發
展
，
令

鄉
親
們
振
奮
。
李
憲
生
語
重
心
長
向
總
會
領
袖
提
出
要

求
，
望
總
會
同
人
加
強
溝
通
合
作
，
提
高
凝
聚
力
，
加
強

教
育
，
提
高
有
效
服
務
，
凝
聚
精
力
，
提
拔
青
年
，
推
動

促
進
己
身
業
務
及
社
團
會
務
發
展
，
發
揮
更
大
影
響
力
。

最
重
要
的
是
全
力
支
持
特
區
政
府
依
法
施
政
，
對
原
則
不

能
動
搖
，
要
堅
持
愛
國
愛
港
，
前
進
中
難
免
出
現
問
題
，

深
信
問
題
能
解
決
的
。

來自海南的影響力 思旋
天地
思 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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